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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办发行

大同方言中保留了许多古字，比如
“遭”就是其中一个。所谓保留了古字，
是说不但保留了这个字的意思，而且还
保留了这个字的读音。老大同人现在依
然在交谈中会用到这个字，比如：“这孩
子材地不赖，可惜了的，没遭上好当家
人。”所谓“当家人”在大同话中就是“家
长”“父母”的意思。又比如：“咳，没遭上
好 子 女 ，到 老 了 可 要 受 罪 呢 ！”这 里 的

“遭”字用的都是本义。
成书于汉朝的《说文解字》中有明确

的解说：“遭，遇也。从辵曹声。一曰逦
行。作曹切。”（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无论是读音还是意思，大同人都做了原
汁原味的保留。古典中多有用例，《礼
记》：“遭先生于道。”（《礼记·曲礼》）唐代
经 学 家 孔 颖 达 的 注 疏 说 ：“ 遭 ，逢 也 。”

（唐·孔颖达等《礼记正义》）
《国语》：“未既龀而遭之。”（《国语·

郑语》）三国时人韦昭注释：“遭，遇也。”
（三国·东吴·韦昭《国语注》）“遭遇”其实
是个同义复音词，就是说，“遭”与“遇”的
意思完全一样。

《史记》：“遭圣则兴。”（汉·司马迁
《史记·封禅书》）意思是遇上了圣明的君
主则国家兴盛。同书《孝武纪》中亦见此

语。同书又有：“晏子出，遭之途。”（汉·
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意思是在半道
相遇了。

文学作品中也多见，如：“故遭罹而
嬴 缩 。”（东 汉·班 固《幽 通 赋》）此 句 中

“遭”与“罹”连在一起，实际上也是同义
复音词。宋人的文章中依然可见到例
子，“予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宋·
文天祥《指南录后序》）所谓的“所遭”，就
是“所遇”。

所以，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大同方言
完好地保留了“遭”字的读音和第一义，
即初始义。 韩府

保留了初始义的“遭”
大同方言

还有几条街，如今虽然消失了，但是
留 了 些 痕 迹 在 。 或 者 ，成 为 古 迹 为 参 照
物，或者，是新商业街可以作为卖点的标
牌展示，“鞭没了，神留着”，《神鞭》那句话
还适用。

南仓街，位于善化寺（俗称“南寺”）西
侧。北起教场街，南至南寺街。清代此地
建 有 仓 廒 十 八 楹 ，储 备 救 济 粮 ，名“ 保 义
仓”。后大同地区干旱成灾，储粮用尽，后
继不接，逐空锁多年，桓倒房塌，成为废墟，
标价卖出，建成民房，形成街道，因地处城
西南，故取名“南仓街”。驻有金属工艺厂，
尤以铜火锅，在省内外享有盛名。因扩建
南寺，消失。南仓街是一条细细的街巷，也
许不是大同最窄的胡同儿，估计也可以排
进前五名。我记得有个同学家冬天拉炭，
车只能停在巷口，三轮车勉强可以进去。
这里的金属工艺厂过去门冲南开，旁边就
是南寺和五中。南寺的墙上被人为地敲打
出了很多豁口，孩子们会从这里攀爬到里
面玩耍，从南面的土坯城墙穿行过去，可以
进入五中的操场，紧挨操场的，是实验室，
那时的校园，简单，简陋，简约。

院巷，位于大西街中段路南，与帅府街
相对。北起大西街，南至鼓楼西街。相传，
明正德年间，该巷是大同富豪王龙产业，南
北两口均设有木栅栏门，每日启闭有时，整
条巷形成院落，故名。因建华严寺广场，此
巷拆除。院巷连通的是南街和西街，因此
是大人小孩上班上学的必经之路，这条路
上在 80 年代最多的就是发廊和裁缝铺，第
一批在大同扎根的所谓的“温州商人”很多
从此地发家。最辉煌的时候，我记得冬天
过年前会有一溜儿的烫头玻璃罩子立在马
路上，好几十个妇女们或抱怨等待，或烫着
头手里也不闲着还织着毛衣，蔚成景观。

塔寺街，位于观音街南端，东起武庙
街，西至神曲巷，呈不规则形走向。该街建
有慈云庵和法华塔，慈云庵面对法华塔。
故名塔寺街。因建法华寺，此街大部分消
失，只留靠近神曲巷一小段。塔寺街因塔
而得名，我幼时曾在这里暂住，就在正对着
白塔的高台院子，每天一出门就可以看到

“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歪脖树和
破围墙”。白塔在一个工厂的院子里，平时
不开，偶尔可以混进去，也没什么令人惊奇

的特别之处。塔寺街的位置是一个非常典
型的北方民居街巷，往南可以去东街，往西
可以绕到北街和西街，毗邻闹市，但又安然
恬静，住在那里，很有一种“运筹于帷幄之
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俯瞰感。

曾经深谙每一条胡同通往何方，曾经
深谙每一处可以登攀翻越的残破城墙，曾
经深谙每一个高低庙宇后的传说故事，曾
经，无视眼前是昏黄还是光亮，都不曾迷路
迷惘的地方，陌生了。我就是那个对着镜
头一次次发愣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时光，
不仅仅是磨平记忆，还意味着降生未知。

大同的东南西北四大街我都住过,但
只有西街和南街的旧模样尚能留在记忆
中。乱衙门里大同电影院的光怪陆离\艺
校的咿咿呀呀，南寺城墙根儿下的太极推
手，已经不复见了。本来真实的影像，如今
就像梦一样，变得缥缈起来。人到中年后
喝酒屡屡断片儿忘事，现在非常恐惧失去
记忆失去思考失去下笔的勇气与情绪。锐
气大减在我看来是岁月的必然，我没觉得
有什么委顿惆怅的，而记忆力的衰退和下
笔 次 数 的 越 来 越 少 ，倒 让 我 觉 得 寒 意 凛

然。等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那些能
让热血化冰、苍颜迸泪、开怀大笑的归结点
在哪里？记忆的闸门从哪里打开，尘封的
往事又从何处开启，我倒觉得，历久的文字
比泛黄照片更有画面感。

前些年，北京有些人在提一个观点，老
北京胡同文化，又过了些年，上海人，在用
重讲上海话的方式，提醒海派文化的失落，
尤其是周立波，几乎以“清口”的方式换回
了不少新上海人的捡拾本土文化热潮，不
过这些，都挡不住越来越多的五湖四海儿
女涌入和融合，都挡不住城市改造、新建、
追求新发展方向的摧枯拉朽。一线城市、
国际化都市尚且如此，一个四线的地级市
也就难敌时代洪流的冲刷，我们的城市，我
们越来越不熟悉，也就在所难免。

平城旧曾谙之忘不了（三）

至 今 ，仍 忘 不 了 在 春 意 融 融 的 傍
晚 登 上 西 城 墙 ，但 见 一 轮 红 彤 彤 的 日
头 像 神 通 的 哪 吒 在 云 海 里 驻 足 ，满 天
红霞荡漾。

店铺的音响声与灯展的喧闹声，为
春日的古城平添了浓浓的生活气息。古
街古巷充斥着古意，恍惚中竟疑心回到
明清，自己正出城归来，同晚风耳语，听
归燕鸣叫，看黑天月升。

暮霭渐沉，夜晚降临，闪烁的灯火嗨
起来了。城楼上、街道上、房屋上溢彩连
连，辉煌一片。有灯的城真好，有灯的夜
极美，让人仿佛置身琼楼玉宇，又恍若流
连天上宫阙。

华严寺也汇在这片灯的海洋。这座
古老的寺庙，是辽金的遗存，它的身世不
必累述，它的影响尽人皆知，它的存在是
一个象征，它在风风雨雨中挨过了九百

多年，它早已与大同仿若融为一体。
街上人山人海，摩肩接踵，观灯的、

散心的、放松的，当然不乏凑热闹的。卖
小吃的，卖玩具的，卖工艺品的，挤满了
街道两旁，不仅有味道，有色彩，有造型，
更透着深深的市井风情，像一道风景定
格在灯火大同。游人似乎有燃不尽的激
情，逛不累的热情，一拨拨挤进来，一拨
拨挤出去，一拨拨涌过来，一拨拨涌过
去，像潮水一般，人头攒动处是对灯火大
同最直白的欣赏和赞美。

一处四合院大门敞开着，游人兴冲
冲穿过长长的过道，去看那浸在梦里的
院子。没有人在乎陈设好不好，也没有
人在意面积大不大，仿佛走进了四合院，
就穿过了历史的回廊，享受了远年的奢
华。远处的古戏台上在表演魔术，小丑
魔术师吹着急促的哨子，挎着花哨的袋

子，一会儿变出长长的纸条，一会儿变出
神奇的画本，一会儿变出精美的礼盒，台
下的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尤其是孩
子们，围着舞台兴奋着欢闹着，仿佛找到
了最本真的快乐。

灯火之中，夜气弥漫，那些美妙的情
思飘逸在街头巷尾，过道门楼，皆叫人忍
不住驻足。古城一处，让一个“古”字充
溢得满满当当，并与历史、文化、饮食、风
俗遥遥相对……

古 城 的 夜 是 多 姿 的 ，美 妙 的 ，融 进
了古韵，揉进了时尚，是春日里的蓬勃
绽放。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同，似乎无须
声嘶力竭的宣传吆喝，不用绞尽脑汁的
推广营销，只要有轻轻松松大大气气的
氛围就够了，就足以让来大同转大同的
人感受到什么，回味到什么，并且找回
些什么。 文/高进宝 图/李健康

想起春日大同


